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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晚，上海的酷暑夏夜中，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
兄李书城的住宅内。这是一幢漂亮的石库门建
筑，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外墙青红砖交错有
序。

会场陈设俭朴，气氛庄重。出席中共一大
的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是点燃神
州的红色火种，之后渐成燎原之势，最终映红
祖国大地。其中，北方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推
荐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

王尽美，长脸寸头，一对大耳虎虎生威。
他出生于诸城一个佃农家庭，有幸考入了山东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邓恩铭，圆脸清秀，留着
三七开分头，贵州水族人，山东省立一中的学
生。他与王尽美等积极筹划掀起了济南五四运
动的学潮。

95年后，我们沿着邓恩铭同志的革命足
迹，发现真正的共产党人有诸多相通之处，他
们用信仰和行动将生命的底色铸就。斯人虽
逝，他们血肉之躯中迸发的英雄气概却永载史
册，留给后人一股气壮山河的精神源泉。

“趁年轻为祖国尽一点

微薄的力”
1917年，16岁的邓恩铭从贵州荔波县城出

发，随二叔到泉城济南读书。到达济南后，他
住在南围子朝山街58号的四合院里。今日喧嚣
的济南街头，朝山街已无半点58号四合院的踪
迹。邓恩铭从这里出发，步入济南老城的南
门，到大明湖南岸的省立一中求学。

此时，在济南商埠经三纬七路上的日本领
事馆也叮叮当当开工建设，设计者处心积虑地
要体现帝国气势。大批日本人随之蜂拥而至，
从建立领事馆前的19人，骤增至2770人。他们
先后建立了银行、学校、邮政局、守备队营
房、医院、神佛布道所以及工厂、戏院等等，
商埠地区俨然成了他们的乐园。

邓恩铭眼看着列强在贫弱的国土上耀武扬
威，动荡不安、黑暗透顶的社会更激起了他关
注国家命运的斗志。他认识到自己的未来与国
家的未来是紧紧连在一起的。1917年俄国的十
月革命和民主、科学的新思想更引起了他的极
大兴趣。在省立一中的图书馆里，他读到了陈
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这份杂志从上海向青
年发出号召：“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除陈
腐学说之囹圄。”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将《新青年》的
号召付诸实践，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浪潮中：
在济南城内外宣传演讲，举行学生联合大会，
组织学生总罢课，组织学生到日本领事馆示
威，带领群众包围并捣毁支持军阀政府的《昌
言报》。济南老城和商埠区，时常跃动着这个
贵州小伙子的瘦弱身影。

当运动稍稍平静时，邓恩铭带着头脑里积
存的各种问题，如饥似渴地学习。此后，他阅
读了大量宣传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其
中有诸多对《共产党宣言》零星片断的摘译，
都促使他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这种变化像核聚变一样，在年轻人的心里
不停歇地蓄积着能量。1920年正月初五，中午
过后，邓恩铭兴冲冲地跑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教员王祝晨家里。他一进门就找到水缸，端起
水瓢咕咚咕咚喝起来。待家人听见动静，再拿
开水已来不及了。王祝晨先生关切地说：“这
样不好，会弄坏身体的。”

“没关系，一点儿事也不会有。在老家我
整年喝凉水，济南凉水和我家乡的水一样好
喝。再说我一人在外，该做的事太多，没有时
间去烧开水，有那时间真不如去看点书。”邓
恩铭说着，二人进了屋。王祝晨笑着问：“无
事不登三宝殿，一定有什么大事？”

“是有事，也算大事。关于妇女解放问
题，我们几个同学争论不休，我就跑来请教
您。缠脚放脚看起来很简单，可阻力太大。从
农村回来的女同学讲，一提放脚，农村妇女就
说放了脚不能劳动，起码不会推碾。女同学不
服气上去试试，不几圈全都眩晕在地。农村妇
女在一边大笑，弄得女同学落荒而逃。”邓恩
铭这一说，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看来她们是犯了策略性错误。”王祝晨
笑道。“策略性？”邓恩铭不解地追问。“你
想想看，她们以自己之短去比人家之长。这些
女孩子生来就没推过碾，而生长在山区的妇
女，从下生就靠推碾来生存。这不是拿着鸡蛋
去碰石头？”两人又笑了。

“先生，那你说今后怎么办？这个阵地太
大了，我们决不能丢掉它。”“看来只能加大

宣传，以实际情况去攻老百姓的心。要把缠脚
的坏处说清晰透彻，不能用城里的比喻，要用
农村语言，这就要下大功夫。咱们的国家是农
民立国，农民一半是妇女，妇女工作是重要的
一环。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你来说说另
一半是什么，还是最关键的一面哩？”王祝晨
说道。

邓恩铭思索了一下说：“是不是主观能动
性？也就是说，说破大天自己不觉悟，一切都
是白来，是不？”“对，这是规律。我们把一
些实际问题排出个先后缓急来。如果没有实际
问题，那还要我们去干什么。解决问题的过程
就是提高认识和锻炼成长的过程。”王祝晨说
道。

“是啊！先生你说，一个人是不是被摔打
成鼻青脸肿才算成熟？”邓恩铭笑着问。“也
不能这样说，这要看他是怎样接受教训。如果
接受的是教训的反面那可就糟糕了。”王祝晨
笑答道。

“是啊，这就要看这个人的理解力和判断
力，而这两种力量在于自己的大脑站在哪个立
场上。我现在认为立场就是世界观，世界观应
该建立在《共产党宣言》上。先生，您说对
吗？”“对，完全对。你已把马克思的学说作
为行动指南了，这很好。看来你不只是爱读
书，而是爱钻研，自己找准自己的道路了。”

“是这样，先生。人生是短暂的，要趁着
年轻为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母亲尽一点微薄的
力吧。”邓恩铭肯定地说。

“人生就该这样活。”王祝晨颔首道。

“少考虑个人得失”

彼时，王祝晨的大女儿王淑静为争取出国
留学的机会，用三年时间完成从初小到高中的
“三级跳”。她还大胆地走进齐鲁医院外科，
要求做双脚放开矫正手术。经医生检查，她的
脚骨已定型，无法放开，要每只脚锯掉三个脚
趾才成。她二话没说，上了手术台。“尽管这
给大姐带来终身痛苦，但她可以穿上定做的皮
鞋，像男子一样迈开大步走四方了。”王祝晨
的儿子王恒向本报记者回忆道。

王淑静的惊人壮举，可谓妇女解放的先
锋。邓恩铭到王祝晨家，也对此感到好奇，他
问道：“同学们都传言你家中的大姐到医院去
掉了自己好几个脚趾，是真的吗？”

“是真的，她正巧去同学家温习功课，不
然你就可以见到她。这事责任全在我，她从小
在农村，时兴缠脚，我那时是大清朝带辫子的
顺民，满脑袋封建主义的思想。生米煮成熟
饭，想改也不容易。开始她要放脚，我还有些
担心，可万万没有想到她说，现在不赶上潮
流，难道到了七老八十再去割吗！”王祝晨甚
是心疼女儿。

“大姐的坚强意志，与时代潮流共前进的
决心，真值得我学习。我真服啦，女同胞们要
都这样该有多好！”邓恩铭说道。“那妇女工
作就好做了，是不是？”王祝晨笑着插嘴说。

“嘿嘿。十个指头没有一般齐，有好就有
坏。所以我们的口头禅是：饭要一口一口去
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去做，根除操之过急的心
态。先生，您说这可以吧？”邓恩铭又问道。

“这样就好，青年最怕的是浮躁，不愿踏
踏实实，愿露脸，不愿埋头苦干。”王祝晨说
道。

“对对对，刚才来之前我们还争论这些缺
点如何改正呢。暂时还未统一起来，多数同意
一条：多想想受苦受难的同胞，少考虑个人得
失，眼向前看。就像大姐似的，她割掉的不是
脚趾而是封建主义，用坚强意志迎接新时代。
我们也要每人割掉自己身上的污秽、与《共产
党宣言》不附和的污秽。”

从王祝晨家出来，邓恩铭又跑到院前大街2
号的齐鲁通讯社售书部蹭书看。同年9月25日，
齐鲁通讯社售书部迁到大布政司街20号，扩充
为齐鲁书社，王乐平任社长。

在这里，除了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进步书
刊及鲁迅的著作，邓恩铭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
合的朋友，如省立第一师范的王尽美、山东公
立工业专科学校学生王象午和育英中学教师王
翔千等。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读书心得，探讨
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

1920年夏秋之际，邓恩铭和王尽美一起，
联络一批进步青年，秘密成立了济南康米尼斯
特学会。恰在此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党组
织。

王乐平自己没有进行建立共产党的工作，
而是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联系，筹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广泛吸收
进步青年参加研究革命理论，邓恩铭和王尽美
等决定组织一个范围更广泛的学会，取名为
“励新学会”。

1920年11月21日下午，王尽美、邓恩铭等在
商埠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励新学会成立大
会。如今的中山公园，庭草寂寂，早已不复当
年的繁闹。只有翻阅邓恩铭在《励新》杂志上
发表的文章，才可以窥见穿透时空的思想光
芒。在1920年12月15日刊发的《改造社会的批
评》一文中，他写道：

“从青年五四运动以后，东西洋社会学输
到中国，于是一般受恶社会支配的——— 阶级
低——— 贫——— 女人——— 人，都大半起来高唱改
造社会。于是罢工啦，罢市啦，罢课啦，家庭
革命啦，社会公平啦，这种种的事体，种种的
声浪，充满了我们的耳鼓。像这样的改造社
会，实地练习，是实在的，是改造社会的先
驱，是极有希望的！”

“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

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
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
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
了。所以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
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
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

“最憎恶的是名与利”

1921年6月，上海早期党组织在共产国际代
表的帮助下，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
李大钊联络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两
名代表参加。

之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赴沪
筹备大会。他中途在济南停留一天，与王尽
美、邓恩铭等8名同志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进行畅
谈，交流对建党的看法。张国焘走后，王尽
美、邓恩铭作为山东推选的代表，动身前往上
海，出席中共一大。

在一大上，邓恩铭大开眼界。回济南时，
他和王尽美带回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与
王尽美进一步认识到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重要性，开始酝酿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

“1921年9月间，我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会址设在山东省教育会内，门外挂着很长
的牌子，上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
《白话报》编辑段子涵曾回忆道。

至1922年4月间，段子涵去拜访王尽美。
“他和邓恩铭同志谈话，看神情好像研究事
情。我三人谈了几句闲篇。”段子涵回忆道，
邓恩铭郑重地说：“济南的报纸，对于劳动人
民的事均没有刊载。报纸为人民之喉舌，你们
当新闻记者的，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应当注
意，多替他们说几句话，唤起一般人的醒悟。
我作了几句白话诗，请你登载《白话报》上很
合适。”

段子涵接过来看了看，共分三段。最遗憾
的是全文不记得，仅记住了三句：“皎洁的月
亮悬在天空，路上行人没了人影，只听见住在
胡同道儿的铁匠，叮咚、叮咚，不住他的劳
动。”

其实，邓恩铭也像铁匠一样，敲敲打打修
补社会疮疤的同时，他的日常生活却异常拮
据。1918年，邓恩铭的姑父从济南回家乡，17
岁的邓恩铭在给姑父的信中却行文成熟：“在
东困苦命运使然，幸勿为家人道，恐明合家增
忧也。山东情形及家叔经过情形，明到东办入
学情形，望姑丈择佳者道之。”

家人原期望邓恩铭读书做官以光宗耀祖，
他对此却非常反感。1924年5月8日，他在给父
亲的信中说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
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
此，亦无可如何。”在家人的多次规劝下，他
仍然继续革命斗争。他在信中说自己因党的
“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确表示：“儿
主张既定，决不更改。”

走上革命道路后，邓恩铭也时常想念老家
的亲人。在昏暗的油灯下思忖着老家，他笔端
流露出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今年
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春
天气候不一，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母亲
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
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
坏事，务必注意。”

1925年9月，邓恩铭收到弟弟寄来的信，说
家乡遭受旱灾，希望他能寄钱回家，帮助熬过
灾荒。邓恩铭在回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
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
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实在是罪过！但是，
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
气不好，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地，兼之
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飘泊两年，只能谋个
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
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

其时，邓恩铭担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
会书记。如果他想拿出一点钱，寄回家并不
难。可他连想都没想，大公无私、清廉本分可
见一斑。

“不惜惟我身先死”

1922年5月，中共济南独立组建立。在济南
第一中学读书的马馥塘曾回忆道：“那时，我
们对马克思主义知道的很少，只是向往‘各尽
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我把《共产党宣

言》带回家去，我父亲看了，极为称赞，说马
克思是‘圣人’。”

邓恩铭在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
积极发展党组织。“在1923到1924年间，乡下也
有了党支部，党员多数是学生，也有农民。共
产党员能联系群众，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在群
众中有威信。譬如说我们到陌生的地方找党
员，不知道详细地址的话，可以同拉洋车的或
街头泡茶水的拉话，他们提起街坊上有某某先
生，为人挺好、老实、肯帮助人，大概就是党
员。”马馥塘回忆道。

1923年，邓恩铭前往青岛开展工作，他孤
身奋战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他敏锐地观察
到在青岛开展革命工作的种种有利因素。在考
察了四方一带大批工厂后，他认为那里的工人
受压迫深，觉悟高，在1923年10月4日写给中央
某领导人的信中道：“四方极有希望。”

可希望背后，也有种种掣肘的因素。当
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两年多，还是个几百人
的小党，经费非常紧张。刚到青岛，一无组
织，二无同志的邓恩铭更是如此。“我经济极
窘，款速汇来。”1923年10月18日，邓恩铭写给
邓中夏的信中如是要求。

当时，邓恩铭在《胶澳日报》担任副刊编
辑，“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须自
筹”。在存世的邓恩铭青岛工作期间给中央的
31封信中，提到经济问题的有18封，明确要求
增加经费、速寄经费的有12封，可见他在经费
方面的窘况。

比经济问题更难应对的是政治的险恶。青
岛向为山东咽喉之地，在这里建立党、团组
织，开展工人运动，不但会遭到封建军阀的镇
压，还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干涉。此外，由于
德、日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部分青岛人的政
治、民族意识较淡薄，增加了邓恩铭开展工作
的难度，青岛“民不与我合作，凡事把我们除
外”。

尽管困难重重，邓恩铭毫不畏惧。他认
为：“青岛好像一片干净的沃土，随地可以种
植。”1925年2月，他领导的胶济铁路和四方机
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公开成立了胶济铁路总
工会。这极大地鼓舞了青岛工人阶级，各行各
业的工人纷纷筹建自己的团体，以争取经济利
益和政治地位。1925年4月1日，邓恩铭在给邓
中夏的信中自信地写道：“世界是工人的，现
在我们缩小些说，青岛是工人的。”

1927年下半年，邓恩铭调任中共山东省委
书记，中间又曾任青岛市委书记，旋调回。他
经常在济南东流水街105号中共山东省委秘书处
进出。这座月牙泉边的小楼，如今依然屹立。
邓恩铭在此逼仄的空间办公时，无暇欣赏风
景，他忙着开会、办公、接待来人，领导全省
革命运动。

1929年1月，王复元、王用章兄弟叛变，山
东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邓恩铭等同志不幸被
捕。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的摧残和折磨，他
的痼疾也在此时复发，但他咬住牙关，在狱中
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使部分
狱友得以逃脱。

1930年，邓恩铭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
被国民党当局识破。他自知余日不多，在最后
一封书信中留下一首绝命诗：“卅一年华转瞬
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
频频慰九泉。”

1931年清明节，邓恩铭的堂弟媳滕尧珍亲手
做了几个南方好菜，把洋瓷盒装得满满的，送到
了经二路东段的山东省立第一监狱。邓恩铭的家
人听监狱的人说，邓恩铭早已不在人世间了。

原来，当天凌晨，纬八路刑场上，21位共
产党人纵横在草地上，流出的鲜血已成赭色。
年仅30岁的邓恩铭，与其他20位共产党人一
起，用鲜血沃育着这片土地，浇灌着国富民强
的希望之花……

消息传来，大家都惊呆了，包括邓恩铭家
做工的人，都抱头痛哭。“我们前去收尸，反
动当局不准。后经过多方周旋，请了四家连环
铺保，第三天才到纬八路找到大哥遗体。我们
花了五十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洗净他身上的
血迹，把他安葬在济南城外的贵州义地里。”
滕尧珍曾回忆道。

不久，邓家又请人在邓恩铭的墓前立了一
块碑，写上“邓恩铭之墓”，烈士从此在济南
长眠。

1931年清明节，30岁的邓恩铭血洒济南纬八路刑场。“多想想受苦受难的同胞，少考虑个人得失，眼向前看……我们也
要每人割掉自己身上的污秽、与《共产党宣言》不附和的污秽。”他那铮铮誓言，仍绕耳间。

邓恩铭：为多难祖国“不惜身先死”
□ 本报记者 卢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邓恩铭，山
东省立一中的学
生。他与王尽美
等积极筹划掀起
了济南五四运动
的学潮。

邓恩铭眼看
着列强在贫弱的
国 土 上 耀 武 扬
威，动荡不安、
黑暗透顶的社会
更激起了他关注
国 家 命 运 的 斗
志。

1922年拍摄的照片。五角星书籍的右边是
邓恩铭拿笔书写，左边立者是王尽美。两人在
讨论会议内容。

超250万英国人
请愿二次公投

全民公投不是“过
家家”参加投票的英国
选民看到结果是“脱欧
派”以约120万票的优
势胜出后，眼镜碎了一
地。现在超250万英国
人请愿二次公投。

为了觅食
松鼠大玩劈叉功

松鼠为了觅食而
奋力爬到花茎顶端、
横叉于两花间。这有
趣的一幕正好被48岁
的建筑师海尔特拍摄
了下来。

韩国妹子打造
魔幻惊人“隐形妆”

22岁的韩国妹子Dain
Yoon是一位视错觉方面的
大师，现就读于韩国国立
大学。她将艺术和化妆相
结合，打造了一系列充满
魔幻色彩的“隐形妆”，
堪称将化妆化到了至高境
界。

父女的爆炸发型
酷到没朋友

头发浓密蓬松是黑人的
种族天赋但作为艺术家的
Benny显然有着崇尚自由天
然的天性，不仅自己顶个超
大型的爆炸头，他自己的女
儿也有样学样，留起了跟老
爹一样的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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